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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摘　要:唐赋中有讽谕讥刺 、寄寓与抒发身世之感以及咏怀古事古人三类重要作品。这三类赋作中具体作
品均有其作意 ,如张九龄的《白羽扇赋》乃借扇讽谕。讽谕讥刺由隐微而显豁 、由用辞微婉到明显激切 , 乃是初
盛唐赋至晚唐五代赋的发展演化轨迹;有所寓托以抒发身世之感的赋 ,多作于作家遭遇挫折困境乃至于贬谪










赋亦莫盛于唐。总魏 、晋 、宋 、齐 、梁 、周 、陈 、隋之
众轨 ,启宋 、元 、明三代之支流 ,踵武姬汉 ,蔚然翔














可法。如或失于情 , 尚辞而不尚意 ,则无兴起之
妙 ,而于则也何有 ?”又云:“尝观古之诗人 ,其赋古
也 ,则于古有怀;其赋今也 , 则于今有感;其赋事
也 ,则于事有触;其赋物也 ,则于物有况。情之所
















时而一心 。灵根再徙 ,兹庭爰植 ,高节未彰 ,







其序中 “枝干扶疏 ,不过数尺 ,笼于众草之中 ,覆乎
丛棘之下 ,虽磊落节目 , 不改本性。然而翳荟蒙




等语 ,再联系 《旧唐书 ·魏征
传 》:“征少孤贫 ,落拓有大志 ,不事生业 , ……好读











话 ,那么高宗朝韦承庆所作的 《灵台赋 》用意则较
为显豁 ,故《新唐书 ·韦承庆传》载:“承庆见造作
玩好浮广 ,倡优鼓吹欢哗 ,户奴小人皆得亲左右 、
承颜色 , ……乃上疏极陈其端 , ……承庆尝谓人所







赋 》,谓 “某与焉 ,窃有所感 ,立献赋曰:当时而用 ,
任物所长 , ……苟效用之得所 ,虽杀身之何忌 。肃
肃白羽 ,穆如清风 ,纵秋气之移夺 , 终感恩于箧
中 。”
[ 3] (Ｐ1268)












讽谕之意 ,故 “敕报曰 :̀朕顷赐羽扇 ,聊以涤暑 ,佳












《骂尸虫文 》、《哀溺文 》、《乞巧文 》、《起废答》等赋
尤为杰出 。 《骂尸虫文》中云:





疾;……谮下谩上 ,恒其心木 ,妒人之能 ,幸人
之失 。利昏伺睡 ,旁睨窃出 ,走谗于帝 ,遽入
自屈 。 ……速收汝之生 ,速灭汝之精。
[ 9] (Ｐ492)
骂的虽是尸虫 , 但却意指某一类屑小之徒 。此文
开篇借道士言 “人皆有尸虫三 ,处腹中 ,伺人隐微
失误 ,辄籍记 。日庚午 ,幸其人之昏睡 ,虫谗于帝
求饷 。以是人多谪过 、疾疠 、夭死 。”结合作者的遭
遇 ,其作意确如韩谆所说:“公此文盖有所寓耳 。
永贞中 ,公以党累贬永州司马 。宰相惜其才 ,欲澡
濯用之 ,诏补袁州刺史。其后谏官颇言不可用 ,遂
罢。当 时 之 谗 公 者 众 矣 , 假 此 以 嫉 其 恶
也。”
[ 9] (Ｐ491)
又如 《起废答》赋也是借 “少而病躄 ,日
愈以剧”的躄浮图和 “中厩病颡之驹”这两个废物
的因时乘势 , “秣以香萁;……络以和铃 ,缨以朱






















六国者 ,六国也 , 非秦也。族秦者 ,秦也 ,非天下





后的孙樵 ,有 《大明宫赋》、《露台遗基赋 》、《逐痁
鬼文》、《骂僮志》、《乞巧对 》五文为讽世之作。且
其 《露台遗基赋》序亦明示该赋之作意云:“武皇郊
天明年 ,作望仙台于城之南 ,农事方殷 ,而兴土工 ,





刺现实:“吾见若奸声在堂 ,谀舌在旁 ,窒聪怫讽 ,







难济 ,作《河桥赋 》;念下情不达 ,作 《霍山赋 》;悯
寒士道雍 ,作 《桃花赋 》;《离骚 》者 ,文之菁英者 ,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这一现象原因何在 ? 我们以为原因固多 , 以
下两点是可以考虑的:其一 ,中唐以降 ,文士们倡
扬儒家道统 ,文学上复古之风骤起 ,儒家的 “上以




进一步自觉与强化 ,故白居易 、孟郊 、韩愈 、柳宗
元 、刘禹锡 、杜牧等一大批作家以诗以文干预现
实 ,揭露时弊。在这一风气下 ,诗赋的讽谕作用再
一次焕起而光大 ,如皮日休重倡 “赋者古诗之流 ”









杜牧的《阿房宫赋 》、孙樵的 《大明宫赋 》,其讽谕
讥刺的主旨作意就与扬雄 《甘泉赋 》、班固 《两都
赋》的曲终奏雅似的微讽大为不同;而罗隐 《秋虫
赋》描述的 “物之小兮 ,迎网而毙;物之大兮 ,兼网





厉 ,锋芒直逼 。而其 《屏赋 》借斥屏 “尔之所凭 ,亦
孔之丑! 列我门阃 ,生我妍不? 既内外俱丧 ,须是
非相纠 ”实际上乃感叹 “屏尚如此 ,人兮何知 !”从









李调元 《赋话 ·新话 》三谓 “唐李远 《蝉蜕赋》












[ 3] (Ｐ792 -793)
赋中亦抒其心志云:“会当一




“我从东山 ,献书西周 ,出入二郡 ,蹉跎十秋 。多遭




人承前人之作 ,汉董仲舒 《士不遇赋 》、司马迁 《感





者 。如上举李远的 《蝉蜕赋 》。这篇赋为律赋 ,借
蝉蜕而抒己志。然其志为何并无直接抒发 ,其作
意还须一番思索 。好在律赋所限之韵时能表现题




此赋题下有 “以变化从时 ,飞鸣有日为韵”句 ,文首
有 “勿谓乎蝉之至微 ,能变化以知机 ,因挺质以竦
拔 ,遂脱身而奋飞 ”;赋尾谓 “至若委蜕难留 ,冲虚






寒松赋 》、杨炯的 《青苔赋 》、李邕的 《鹘赋 》等等。
即如李邕《鹘赋 》,乃咏鹘之作 。其作意从赋本身
较难明确 ,但高适有 《奉和鹘赋 》,其序云:“天宝
初 ,有自滑台奉太守李公《鹘赋 》以垂示适 ,越在草












好的效果 。 《唐诗纪事 》卷四载:“(李)义府初遇 ,
……太宗召令咏乌 ,义府曰:̀日里飏朝彩 ,琴中闻




为唐太宗擢拔 , 这类事例在唐代多有之 。唐士人
惯于用诗用赋以托物言志 ,揄扬自己 ,以求为人识
拔 ,上文魏征 、王勃 、李远三人的赋作即是如此 。
李白堪为其中典型 ,他的 《大鹏赋》描述大鹏 “激三
千以崛起 ,搏九万而迅征……历汗漫以夭矫 ,排阊
阖之峥嵘 。簸鸿蒙 ,扇雷霆。斗转而天动 ,山摇而
海倾 。怒无所搏 ,雄无所争 ,固可想像其势 ,仿佛
其形 。”此赋之作 ,其序已谓 “予昔于江陵见天台司









他以雕比喻之用心 ,在其 《进雕赋表 》
中已透露出:“今贾马之徒 ,得排金门上玉堂者甚







之。而状品格 、抒志向者如柳宗元的 《瓶赋 》、《牛
赋》,李绅的 《寒松赋 》,徐寅的 《涧底松赋》等均可






斋墙阴的寒梅 “未绿叶而先葩 ,发青枝于宿枿 。擢




赋乃作于他 “战艺再北 ”,随从父寓东川官舍 ,见圯
墙榛莽中寒梅 ,叹 “斯梅托非其所 ,出群之姿何以

















被拘 ,为群小所使 ,将致之深议 ,友人救护得免。




仕 ,则有幽忧之疾……伏枕十旬 ,闭门三月 。庭无
众木 ,唯有病梨树一株 , ……花实憔悴 ,似不任乎
岁寒 ,枝叶零丁 ,绝有意乎朝暮。嗟乎! 同托根于
膏壤 ,俱禀气于太和 ,而修短不均 ,荣枯殊贯。岂
赋命之理 ,得之自然 ,将资生之化 ,有所偏及。树
犹 如 此 , 人 何 以 堪 ? 有 感 于 怀 , 赋 之 云
耳 。”
[ 21] (Ｐ6 -7)
骆宾王有 《萤火赋 》,赞颂萤 “应节不
愆 ,信也 。与物不竞 ,仁也 。逢昏不昧 , 智也。避
日不明 ,义也 。临危不惧 ,勇也 。”然此赋并非纯为
颂萤之作 ,乃有所寄托。其序云:“事有沿情而动
兴 ,因物而多怀。感而赋之 ,聊以自广云尔 。”他之
所以须以赋 “自广 ”, 乃在于作此赋时 “久遭幽
执 ”,感叹 “谁明公冶之非 ,孰辨臧仓之 。是用中




鱼 、病梨 、萤火为赋寄意 。上举这类赋作有一特
点 ,即多有赋有序 ,其赋本身虽有寓托 ,不过寓托
者为何有时还不甚了然 ,然其作赋背景及作意多





《怀忠赋》, 柳宗元的 《吊苌弘文 》、 《吊屈原文 》、
《吊乐毅文 》等赋 。这些赋作虽追吊古人 ,述其坎
坷不平等遭遇 ,但赋者颇有借古人之酒杯浇己心
中块垒之意。虽是伤怀古人 ,实亦多有自伤之隐
衷。 《怀忠赋》序即谓此赋乃作者 “丙寅岁 ,因受
谴”, “次于殷墟 ,历关龙逢墓……遂写愤于言 ,为
赋以吊”
[ 3] (Ｐ2666)
而作 ,可见其赋因 “受谴 ”而作 ,赋
中实寓其受谴时伤痛抒愤之情。柳宗元于 “再逐
而浮湘”之时作 《吊屈原文 》,其 “先生之不从世
兮 ,惟道是就 。支离抢攘兮 ,遭世孔疚……沉璜瘗








谊的 《吊屈原赋 》,形式则学屈骚 ,亦效贾谊 《吊屈






纷纷出现 。如徐寅的 《五王宅赋 》、《首阳山怀古
赋》、《过骊山赋 》、《勾践进西施赋》、《樊哙入鸿门
赋》,黄滔的 《明皇回驾经马嵬赋 》、《汉宫人诵洞




了前人的关注。李调元 《赋话 》引 《偶隽 》即谓:






烟霄 …… 凡此 十数 联 , 皆 研确 精微 , 当 时
传讽 。”
[ 17] (Ｐ94-95)
这类赋作可议者在于 ,其一 ,作意上 ,确有如
·21·
《偶隽》所说以古事 “寓悲伤之旨 ”,如黄滔的 《明
皇回驾经马嵬赋 》、《馆娃宫赋 》,徐寅的 《过骊山
赋 》等 ,但其题旨作意实不止于此 ,不能以此涵盖
其他。如徐寅《五王宅赋 》诚为伤宅存事往 ,憧憬
玄宗盛世 ,寓伤今日之衰。但其 《毛遂请备行赋》
之题旨当非 “寓悲伤之旨” ,乃在于赞颂毛遂 “既藏
器以待用”,而一旦有难 “遂陈辞而请行 ”,并以此









侍中谏猎赋 》,则意在称赏 “魏侍中之推诚辅时 ”、
“爰陈谏诤之诗 ”, 而唐太宗能 “风从以之化
下 。”
[ 3] (Ｐ3842)




,以此赞颂薛仁贵 “远仗皇威 , 大降番
骑 ”的功勋;其 《四皓从汉太子赋 》,则以四皓 “惟




人的赋作 ,其题旨有同有异 ,作意较广 ,非仅 “悲伤
之旨”而已。







定 ,且越来越严格 。而至晚唐五代时 ,律赋早已成
为科考试赋的定式。这种现象我们从《登科记考》
卷二十五同光三年所载的这段文字就可明了:
“《册府元龟 》又云 :̀时命卢质覆试 , 于翰林院试
《君从谏则圣赋》 ,以 “尧舜禹汤 ,倾心求过”为韵;
《臣事君以忠诗 》。是岁试进士科者数十人 ,裴皞
精选其文 ,唯得王澈辈 。或谮毁于宣徽使李绍宏
曰:“今年新进士 ,不由才进 ,各有阿私 ,物议以为
不可。”绍宏诉于郭崇韬 ,因奏令卢质覆试。质为
赋韵五平声 ,三侧声 ,且逾常式。覆试之日 ,中外
腾口 ,议者非之。' 《旧五代史 ·卢质传 》:̀改兵部
尚书 ,知制诰 ,翰林学士承旨。会覆试进士 ,旧例
赋韵四平四侧 ,质所出韵乃五平 、三侧 ,由是大为
识者所诮 。'按彭叔夏 《文苑英华辨证》载唐时赋韵
之制 ,八韵者以四平 、四侧为定格 。然亦有三平 、













做了很好的示范:“唐黄滔 《馆娃宫 》赋昔盛今衰 ,
各以三韵叙次 ,布置停稳 ,尤妙在起韵末联云 :̀舞
榭歌台 ,朝为宫而暮为沼;英风霸业 ,古人失而今
人惊 。'对法变化 ,恰好领起下文 想̀夫桂殿中横 ,
兰房内创 '一段 。此赋家正眼法门 。”
[ 17] (Ｐ18)
又谓
“唐黄滔《汉宫人诵洞箫赋 》最多丽句 ,传在人口 。
如……皆极清新隽永。按文江律赋 ,美不胜收 ,此
篇尤胜 。句调之新异 ,字法之尖颖 ,开后人多少法
门。”
[ 17] (Ｐ30)
又评 “唐宋言 《渔父辞剑赋 》出题一段
云:̀稽其去国无途 ,迷津独立 ,前临积水之阻 ,后
有追兵之急……将赠剑以前多少情事 ,尽于此六














七年进士科的 《珠还合浦赋》 ,以 “不贪为宝 ,神物
自还 ”为韵;贞元八年宏词科的 《均天乐赋 》, 以
“上天无声 ,昭锡有道 ”为韵;贞元九年进士科的
《平权衡赋 》,以 “昼夜平分 ,铢钧取则 ”为韵 ,博学
·22·
宏词科的《太清宫观紫极舞赋》,以 “大乐与天地同




科的《王师如时雨赋 》,以 “慰悦人心 ,如雨枯旱”
为韵;长庆二年进士科的《木鸡赋》;开成三年进士
科的《霓裳羽衣曲赋》;大中三年进士科的 《尧仁如
天赋》;咸通三年进士科的 《倒载干戈赋 》,以 “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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